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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下午五点三十五分
事实摆在眼前，方宏伟举起名单

选人：“罗小希业绩出众，沟通能力极
强，必须挖过来。周锐也不错，可以
招来做售前工程师，赵勇也可用。”

雷励行用人严格，周锐做售前工
程师很适合，罗小希离开惠康的原因
存疑，赵勇资质一般：“我看好周锐，
招聘的重点应该放在校园，那里才能
找到真正的天才。”

山东和北京市场都没人照看，方
宏伟着急地举起两根手指：“一个萝
卜一个坑，坑已经挖好，只欠萝卜。”

雷励行犹豫着寻求妥协：“好吧，
我只是给你建议。我有言在先，新员
工培训中绝不留情。”

骆伽向前一小步，插进谈话范
围：“我的表现怎么样？”

“很好，但我不能录取你。”雷励
行很少这么直接。“我想让你做秘
书。”

骆伽语气坚定：“我不做秘书。”
“ 你 不 能 做 销

售。”雷励行不肯退
让。

“为什么？”骆伽
在关键时刻，十分坚
持。

雷 励 行 竖 起 食
指，示意骆伽冷静：

“我有个规矩，不招美
女做销售。”

骆伽抱起双臂交
叉在胸口，露出不解
的神态，等待进一步
的解释。雷励行似乎
有说不出口的理由，
斟酌着用词：“商场如战场，必须承担
极大压力。美女有太多选择，用不着
做销售。”

“美女也能得奥运冠军。”骆伽不
满意他歧视女性的想法，立即反驳。

方宏伟立场摇摆没有准主意，帮
着雷励行劝骆伽：“这行竞争激烈，有
不少高手。你这么漂亮，不如找个好
老公算了。”

骆伽装着无奈地叹气：“唉，找老
公竞争更激烈！高手更多。”

方宏伟被噎住，坐到一边喘气
去。雷励行又抛出一个理由：“树林
大了，什么鸟都有。”

“所以？”骆伽反客为主，质问老
板的老板，咄咄逼人。

“什么样的客户都有，你怎么面
对各种各样的骚扰？”辩解是心虚的
表现，雷励行今天屡次辩解，十分少
见。

“我一边做秘书，一边做销售。”
骆伽适时妥协。当双方僵持的时候，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案十分
关键。

“行不通，公司没有先例。”方宏
伟糊里糊涂地反对。

“好，为期半年。如果没有业绩，
你便老老实实做秘书。”雷励行的方
案看上去两全其美。

骆伽一口答应：“好。”
“欢迎加入，今晚部门晚宴，你要

参加。”雷励行张开双臂，笑着轻轻拥
抱骆伽。

周二，晚上八点二十分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预订晚餐

的时候，骆伽便想到这句话。她在网
上查询，《将苑》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还
有争议，但不管谁写的，这段话都有
道理。

聚餐的地点在一九四九餐厅，就
在盈科中心楼下。

为迎接雷励行上任，九位销售总
监和华北区的几十名销售都到达北
京，白天参加销售会议，晚上必须喝
得尽兴。

雷励行刚喝干，酒杯又被注满，
各路人马川流不息上来，他仗着酒

量，来者不拒，脸色
火辣辣地泛红。骆
伽透过玻璃窗看得
清 楚 ， 发 出 短 信 ：

“ 他 们 要 灌 你 ， 小
心。”雷励行打开手
机扫了一眼，投来
一个含着笑意的目
光。

骆伽发现了蹊
跷，他们酒量出奇
地好，挤在雷励行
周围。方宏伟从人
群中退回饭桌，端
着 茶 壶 倒 入 酒 杯

—— 茶 水 ？！ “ 醉 之 以 酒 而 观 其
性”，雷励行是不是在考察他们？如
果揭穿他们，会不会扰乱了他的计
划？骆伽静悄悄地退出餐厅，坐回
玻璃窗外，取出记事本，刷刷点点
开始记录。

雷励行架不住人多，酒力上行，
脸色从红变成苍白。骆伽走进餐厅，
举起一杯啤酒挤进人群，直奔主桌，
众人目光汇集过来。她当机立断，装
成醉酒，拉住雷励行胳膊，瞪着圆圆
的眼睛，点点酒杯，在他耳边提醒：

“老板，酒有问题。”
方宏伟放大嗓门，为众人介绍：

“这位是骆伽，老板的新秘书。”
“骆伽，来，跟大家干一杯。”雷励

行悄悄退到一边，悠哉地看着形势发
展，让骆伽成了焦点。众人安静，骆
伽有意撞翻杯中酒，然后夺过来面前
的酒杯，一饮而尽，睁大眼睛：“咦？
怎么不是啤酒的味道？”

以茶代酒被骆伽发现，火热气氛
被这句话浇灭，众人神情尴尬。雷励
行突然大笑，喝干杯中酒：

“来，大家都喝多了，先自扫
门前雪，干了。” 10

“哦，她就让我当了回模特，拍了
几张照片。不过之后又有了些不可
思议的缘分……”

久美子准备把一切都告诉添
田。这几天的事一直闷在心里，她也
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那天晚上我住在M酒店。”
添田期待着久美子告诉自己事

件的始末。久美子就在 M 酒店枪击
案的现场。

“那天晚上那位法国夫人邀请我
共进晚餐……”

久美子详细地讲了起来。添田
洗耳恭听。

接着，久美子一口气讲完了枪击
案的全过程。

添田已经在报上看到了大致情
况，可听在现场的久美子说，比报道
更加真切。

“这件事上报了，我也看见了。
报上说中枪的人叫吉冈。”

添田说完，看了看身旁的久美
子。方才还正视着前方的久美子，此
刻却突然低下了头。

“我不知道他叫
什么名字。”久美子低
声回答道。然而，她
的语气十分心虚。

“久美子小姐，那
人是不是很像外务省
的村尾先生？”

久 美 子 沉 默 良
久：“您说得一点没
错，那人真的酷似村
尾先生。”

“果不其然……”
“我还见到了另

一个熟人。”久美子仿
佛 下 了 决 心 似 的 说
道，“泷良精先生。”

凡内德夫妇
添田在见到久美子之前，就猜测

村尾芳生和泷良精都在M酒店，没想
到久美子真的见到了他们。而且泷
良精就住在久美子隔壁的房间里。

“你有没有和泷先生说话啊？”
“没有，我只是在人群中见到了

泷先生，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
“那村尾先生的房间和你的在同

一层吗？”
“不，村尾先生的房间在我楼

上。我旁边的房间是邀请我共进晚
餐的那对法国夫妇。”

“那法国夫人是和她丈夫一起来
的？你刚才不是说在苔寺见到的只
是法国夫人吗？”

“那时的确只有她和一个日本翻
译，她的丈夫没有去苔寺。”

“那位法国夫人大概多大年纪
啊？”

“快五十岁了吧。一头金发，可
漂亮了。”

“那你是不是没见到她的丈夫？”
“不，我见过。”
“什么？你见过？在哪儿见的？”

“在南禅寺啊。”
“唔……”添田低吟一声，“她丈

夫长什么样？”
“嗯……不太像是法国人，更像

是西班牙裔或意大利裔的。他的头
发都白了，皮肤和眼睛的颜色都像东
洋人一样呢。”

“那位法国夫人是不是对你特别
感兴趣？比如来找你搭话，或是不停
地朝你看……”

“没有啊，到了苔寺夫人才和我
搭话的。”

“你在酒店拒绝了那对夫妇的邀
请吗？”添田问道。

“是啊，总觉得和陌生人吃饭怪
尴尬的，而且那天晚上我想吃京都的
特色菜‘芋棒’。”

“我想确认一下，中枪的那个人
是几号房的？”添田换了一个话题。

“405号。四楼的房间。”
“那法国夫妇的房间是 404 或

406吧？”
“是406号房。”
“发生骚动之后，那对夫妇有什

么反应吗？”
“我看见他们一

大早出发了。肯定
吓坏了吧。毕竟出
事的就是他们隔壁
的房间……”

“那泷先生呢？”
“泷先生刚一大

早就退房了。”
添田若有所思

地朝天空望去。夜
空中繁星点点。

“除此之外，那
天晚上你有没有遇
到其他怪事啊？”

“还能出什么事儿呀……”
久美子刚说完，忽然想起了什么。

“真要说有什么怪事……那就是
我接了好几通打错的电话。”

“打错的电话？”
“嗯，总共打错了三次。我听到

电话铃响，一接电话，说了一句‘喂’，
对方就挂了。”

“对方可能是想听听久美子小姐
的声音吧……”

然而，久美子并没有意识到添田
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添田真想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她，
然而，毕竟事关重大。他不仅要考虑
到这件事对久美子的影响，还要考虑
到对她母亲的影响。即使是无心的
一句话，也可能让这对母女的世界天
崩地裂！

最终添田还是决定对久美子缄
口不言。他安慰久美子说，这一切都
是偶然。

添田通过记者的便利查到了那
对客人的信息。丈夫叫罗贝尔·凡内
德，妻子叫艾莲娜。登记簿上
写着他的职业是贸易商。丈
夫五十五岁，妻子五十二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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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故乡五月的“雪原”
王道清

五月的故乡是洋槐花儿飘香
的佳期。瞧，村边上那高高低低错
落有致的洋槐树上那一串串、一团
团冰清玉洁的花骨朵儿刹时怒放
了！只见蜂飞蝶舞，嘤嘤嗡嗡，热
闹非凡，好一派“林海雪原”的旖旎
风光！这不是童话世界，也不是柳
先生虚构的“世外桃源”，她是我魂
牵梦萦的可爱的故乡。

我的故乡坐落在绵延八百
余里的伏牛山里，山清水香，朴
实无华、景色宜人。她是我孩
提时代的乐园！在记忆的屏幕
上，故乡给我留下了许多朦胧
而美好的画面，但最美的画面
是春日里那片雪白的林海——
盛开的洋槐树林。

说起这片洋槐林来，村里人
忘不了我母亲的功劳。原来我
们的这个小村子生态环境极
好。桃、杏、梨、柿、枣、沙梨、葡萄
各种果木应有尽有；松、柏、楸、黄
楝、梧桐、中国槐、毛白杨等各种
高大的乔木护卫着村舍，万木葱

茏、蓊蓊郁郁，把家家户户的平
房、茅屋都掩映庇护起来，远远望
去，只见绿树，不见房舍。房前屋
后的树上，栖着各种各样的禽鸟：
花喜鹊、蓝喜鹊、斑鸠、黄鹂、吃杯
茶、白头翁、大头和尚、啄木鸟
……简直是鸟儿的天堂。可是，
在那个“钢铁年代”，因全民“大炼
钢铁”，这些可爱树木统统成了炼
钢燃料，遍地土炉，遍地狼烟，大
小树木顷刻之间统统化为灰
烬。树上的鸟儿远走高飞，逃难
深山老林。我的故乡顿时变得
一片苍凉！就在这年的冬天，母
亲在“冬至”这天，从伏牛山的山
崖里石缝间挖回来十几棵洋槐
树苗，种到了村边的一片空地
上。我担心在这大冬天里怕栽
不活。母亲说，冬至这天树在做
梦，栽一棵，活一棵。

冬去春来，大雁飞去，紫燕
归来，次年春天，母亲亲手栽下
的这些柔弱的洋槐树苗棵棵都
成活了，放眼望去，只见一片鹅

黄嫩绿，并且其中有几棵当年
绽开了几串花朵朵。它玲珑剔
透、洁白如雪，芳香扑鼻，煞是
可爱！这洋槐树的根系繁衍极
快，又加上村边的土地肥沃，第
三年就蔚然成林，花开时节宛
然一片“林海雪原”了。

这洋槐花朵玲珑美丽可
爱，气味芬芳，沁人肺腑，而且是
一种纯天然美食——可蒸、可
煮、可炒，样样可口。特别是遇
到青黄不接的荒春岁月，那更是
对饥民的一种“天赐”。在“三年
困难时期”不少村民得益于这片
洋槐林，而解了燃眉之急。后来
每每提及此事，村上的父老乡亲
在闲谈之中，莫不常常动情地感
恩于母亲。如今母亲已离开了
我们，可每当这洋槐花盛开之
际，我总是“常回家看看”，看看
这洋槐花的“林海雪原”，重温儿
时的温馨，体味“不知愁滋味”的
幸福，拜谒拜谒长满萋萋艾蒿和
荒草的慈母的墓地。随笔

烧饼巷的香味
杨 珺

老远就闻到喷喷香，走近巷口，一个只有半间屋大
的烧饼铺，案上码着刚出炉的热烧饼，外面炕得焦黄，
散布的白芝麻诱惑地望着你，真恨不得马上咬它一口。

记得第一次吃这烧饼，是刚刚搬到小城，东西还
没从板车上卸下来，母亲便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买了
一个，咬一口，里面夹着翠绿翠绿的葱花，稍许觉着
咸了点，还是不由得你极满足。那香脆的滋味，悠悠
地留在记忆。

后来才知道，这里的烧饼在全城深受欢迎，小巷
因此而得名：烧饼巷。卖烧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
头，听人说是东北人，抗日战争时逃难来到重庆万
州，东北的家人无一幸存，就再也没有回去，在这三
峡边的小城娶了妻，生了四个女儿，就以卖饼为生。

每天，高大的东北人都在那儿使劲和面团，又拍又
揉，时而将面团在案板上弄得啪啪响，然后捏成一小
团，加上葱、油、盐，再压成饼状，放在大炉子里去烤。
一个个香香的烧饼出笼了，整齐地码在炉边，招引着路
人馋馋的目光。尤其是在冬天的日子，清冷的空气里，
突然传来热烘烘的香味，陡增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时
的价格是六分钱一个。可是，这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
人来说，这是奢侈的点心。我和妹妹上学时，偶而买一
个，一人一半，那香味足以让我们回味几天。

东北人时常在傍晚喝点酒，下酒菜通常是一小
碟油炸黄豆，几个水饺，用一个小白瓷杯自斟自饮。
喝着喝着，就开始两眼红红的，唱起歌来：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两行清泪慢慢地淌过面颊，再流过已经花白的

胡须。平时在巷口进进出出的姑娘们，就躲进里间
不出来，老婆好在门口和邻居聊天，这时便默默地在
店里收拾。那苍老而略带沙哑的歌声，深深地印在
我童年的心里，虽不深解国仇家恨，也不知道什么是
乡愁，却有一份莫名的感伤，弥漫在黄昏时小小的巷
口，使童年的我有一种不那么明快的感觉。

老头的胡子慢慢白完了，不再做烧饼 ，由那个
比他年轻的老婆做，他每天搬把椅子坐在门口，不再
唱歌，也不再喝酒，泡一杯浓茶，不时咳嗽着，手里拄
着拐杖。那烧饼的味大不如从前，但这时已进入八
十年代，人们手里的钱多了，饼却更好卖，他们家买
了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喜欢去他家看电视。可是，
有一天，日本电视剧《血疑》开播后，老头在门口用拐
杖“笃笃”地敲着地板，嘴里骂着：“日本鬼子——
杀了——多少——中国人……”不准看这部连续剧。

烧饼巷不在了，那老头老太都已作古，两个女儿
用原来的门面开了饭店，不再卖烧饼。现在巷口有
卖油炸饼的摊子，吃着那夹了肉的油嘟嘟的饼子，我
好想念那喷香的东北烧饼。虽然烧饼店的女儿们不
再提起自己是东北人，但每逢从她们的店门前过，那
悠远沉重的歌，却老在我的耳边回荡。

新书架

《顶级金融家》
朱丽君

《顶级金融家》这本书是英国最有名的历史学
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尼
尔·弗格森为西格蒙德·沃伯格所著的一部传记。

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自一个曾经庞大而且富有
的金融家族，德国（犹太裔）沃伯格家族，一个堪与
美第奇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相提并论的“豪门”。

1939年 4月，西格蒙德·沃伯格成为英国公民，
而沃伯格家族的其他成员因为对纳粹有不切实际
的幻想，终于葬送了家族财富和公司（被充公），这
决定了他只能白手起家。初来乍到的西格蒙德·沃
伯格对英国金融界的传统给予了猛烈批评，建议进
行全面改革，充分显示了他对旧有金融体制、运作
方式诸多弊端的深刻认识。他的 S·G·华宝公司从
融资公司转变为投资银行，不仅在战后英国工业企
业中寻找业务机会，而且一开始就着眼于复苏中的
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市场，这使得其得以快速提升在
伦敦金融城的地位。

西格蒙德·沃伯格毕生是坚定的大西洋主义
者，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欧洲在战略上依靠美国
并不矛盾。他在目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
的巨大灾难后，就提出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理念。

伦敦得以重新打造为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与
1960~1970年代扮演英国金融诊断师角色的西格蒙
德·沃伯格密不可分。

文史杂谈

古人的婚书
刘绍义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婚
书，是敦煌文献中的唐代婚书。
这份婚书分正书和别纸，正书是
男方家庭请求婚姻的通婚书和
女方家庭允诺的答婚书，内容多
为虚话套话客气话；别纸才是婚
书的主体，分别记录了男女双方
各自的真实情况。婚书一旦缔
结，既得到民间的认可，也具有
了法律效力。

但在生活中，毁约的事还是
常常发生的。凌濛初《拍案惊
奇》第十卷《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里就讲到了
一个毁约的故事。金朝奉将女
儿许聘给秀才韩师愈后，又嫌韩
师愈家庭贫寒而欲毁婚。韩师
愈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求郡太
守明断。太守便以婚书可查，聘
礼已收，证据确凿为由，将金家
女儿断给了韩师愈。

上面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
了古代婚书的严肃性和饱含的
法律效力，但也暴露了女方在古
代婚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婚
书一旦订立，女方就没有了毁约
权。唐代法律明确规定：“女方
仅仅毁约而没有许婚他人，官府

要杖责女方六十大板，依然维护
原来婚约；解除婚约而且别许他
人的，要杖责一百；如果女方别
许他人且已经成婚者，得服一年
半劳役。”但男方要想解除婚约，
只要提请官府，放弃聘礼就行
了。这也算有点经济损失，不需
要负什么法律责任。这就是男
女双方解除婚约的不同点。从
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女人地
位之低下。

婚书在我国的历史是非常
悠久的，肯定不是从唐朝才开始
的。《周礼》中就有管理婚姻事务
的“媒氏”负责颁发婚书的记载，
说 明 周 朝 就 已 经 有 婚 书 出 现
了。当时的婚书是写在竹简或
木椟上，男女双方各执一半，作
为婚姻的凭证和依据。南宋孟
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中对婚
书的记载已经非常详细了。“凡
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
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讳，议
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婚
书依照男左女右格式，分别写上
男女姓名、生辰八字、籍贯以及
祖宗三代名号等。可见古人对
婚书是非常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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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数学诗歌
夏 吟

从前有一位穷秀才，性情幽
默滑稽，好开玩笑。一次去面店
买面，面价是二十个钱一斤，他
稍加思索后把手中的一把铜钱
扔给店主。店主问买多少钱的
面，秀才说：“七个五，八个五，四
五不够又加五。要算清别马虎，
省得称面装糊涂。”心想看你给
我多少面？不想店主也是个既
精巧又滑稽的主儿，眼睛眨巴了
几下后就分五次把面称好了。
秀才问，你给我的面是多少？店
主说：“一斤半，二斤半，半斤半
两七两半（注：旧时，一斤是十六
两），算不清回家算，不要耽误我

卖面。”围观的人算了半天才知
道，原来秀才拿出 100 个钱，店
主给他称了五斤面。

“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
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
百八声息。”这是从前杭州的一
首《杭州钟声歌》，又是一道加
法运算题。三个 36 相加，答案
108 声已给出。台州也有一首

《台州钟声歌》：“前击七，后击
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
后击三声，三通凑成一百八。”
一通钟声是 7＋8＋18＋3=36，
三通钟声是 36×3=108。这是
一道加法与乘法混合运算题。

明代弘治年间状元伦文
叙，为苏轼的《百鸟归巢图》配
诗云：“天生一只又一只，三四
五六七八只。凤凰何少鸟何
多，啄尽人间千万石。”诗意是
揭露贪官污吏对人民盘剥的，
又是一道数学题：1＋1＋3×4＋
5×6＋7×8=100（只），正符合

《百鸟归巢图》的数目。
清代徐子云的《算法大成》

中有一首诗云：“巍巍古寺在山
林，不知寺内几多僧。三百六十
四只碗，看看用尽不差争。三人
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
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
僧？”这是一道代数题，根据题
意，设吃饭用的碗为x，吃羹用的
碗为 y，其方程式为：x＋y=364；
3x=4y，解方程式得出x=208，y=
156，寺内的和尚共有 208×3=
624(人)或156×4=624(人)


